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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的上海大疫情，是这样战胜的
上海上一次大疫，源自长

江入海口下的一个巨
型深坑。

1987 年 10 月， 上海港疏通
水道时， 挖泥船在启东江段，意
外挖出一个长 20 余公里、深约 3
米的毛蚶带 。 浑浊冰冷的江水
下， 数以亿计的毛蚶层叠累积，
最开始还能挖出泥，后来每铲下
去都是毛蚶。

众所周知， 那时候的上海人
酷爱生吃毛蚶，贝肉带血为上品，
养活了山东一批毛蚶养殖户。 彼
时突然出现天量的毛蚶， 无疑是
一张张钞票。 于是，临近无数的村
民驾驶农用船、机帆船，甚至自制
简易船，加入抢毛蚶的大军，然后
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

事后统计，深坑共挖出毛蚶
约 4000 吨，大半以上流向上海。
价格也为之极低，上海人开始成
袋购买，大快朵颐。 然而，他们并
不知道，那些毛蚶在江面下日夜
被污水冲刷，运输船上有大量粪
肥残留 ， 甚至有运输者为保鲜
活，用粪水泼喂毛蚶。

疫情阴云不断聚拢，阴云下
的上海却一无所知。 1987 年的最
后一天 ， 疫情终于以腹泻的方
式，全面暴发。

当日，上海多家医院涌入大
量腹泻病人， 医生询问饮食史，
发现绝大多数吃过毛蚶。 医院密
集上报后，上海全市紧急禁售毛
蚶。 然而，毛蚶仍源源不断涌向
上海。 仅 1 月 6 日，交通部门便
拦截毛蚶 300 余吨 。 此后 ，毛蚶
销售减少，腹泻病情停歇。

但少数医学专家却在担忧 ，
甲肝病毒潜伏期比细菌长，一场
大流行或将到来。 可惜，因官僚
作风和麻痹大意，专家的预警并
未得到重视。

1988 年 1 月 18 日，上海《解
放日报》 角落登出 453 字短讯，
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
意 ， 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
毒》。 然而为时已晚。 第二天，大
疫情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到来，大
批病人现身医院，他们因甲肝导
致皮肤和眼球发黄，黄色成为上
海梦魇……

累计发病数 31 万例

1988 年 1 月 16 日和 17 日，
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
区中心医院杨廉奎、 刘小庆两位
医师向《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反
映：据不完全统计，至 17日下午 3
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 20 余名因
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 这
20 多名已被初步诊断为甲型肝
炎的患者， 是在 1987 年 12 月上
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
年龄大都在 20至 40岁之间。

敏锐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
记者，询问了上海市卫生局防疫
处的朱同志，对方告诉记者“虽
然目前还不能最后断定这批受
污染的毛蚶中是否含有甲型肝
炎的病毒，但是，这两家医院所
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卫生部门
和广大市民的关注， 提高警惕，
防患于未然”。

1988 年 1 月 18 日，在《解放
日报》登出的这篇只有 453 个字
的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
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
毒》的短消息里，记者费智平写
道：“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
期为 30 天左右， 以发病前 5 天
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
因此， 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
如果发现自己有厌食、 恶心、发
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
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
息。 另外，本市食品、饮食部门也
要加强卫生管理。 ”

这也是 1988 年甲肝暴发
之年，《解放日报》 的第一篇相
关报道。

就在记者发出预警的同时，
上海的甲肝患者数量已经开始
呈几何级攀升，1 月 21 日起，肝
炎疫情从之前的一旬一报改为
一日一报。 到 2 月 1 日，甲肝病
人的数量跳到了 19000 例。 街头
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

虽然对防疫有所准备，但后
来谁也没有想到，接下去上海面
临的挑战会那么严重。 从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到 1988 年 5 月 13
日（此后与往年同期发病持平），

上海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
一共发病 310746 例。 在 1 月
19 日至 3 月 18 日的两个月
中，累计发病数为 292000 多
例， 日报告发病数超过 1 万
例的长达 16 天。

要知道， 当时上海人口
总数不过 1250 万。 这次甲肝
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
覆盖面之广， 为国内外医学
史上所罕见。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原
来设有肝炎床位 290 张，平
时主要收治病情严重和患慢
性肝炎的病员。 这次本市流
行甲型肝炎， 市传染病医院
为尽可能多地收治病员，想
方设法另辟隔离病区， 增加

了 1228 只床位， 先后收治了
2084 个患者。

此外，他们还因人制宜设置家
庭病床 328张，由医生、护士组成
家庭病房组， 定期上门巡回治疗。
到 2月 11日， 已有 537人经市传
染病医院治愈出院。还有 9名得了
甲肝的孕妇在院顺利分娩。

时任院长巫善明后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一个年轻妈
妈带着自己两个月不到的婴儿一
起住院。 原来，办满月酒的时候，
餐桌上有毛蚶。大人觉得好玩，给
宝宝舌头上舔了舔。 没想到妈妈
和宝宝都得了甲肝。 ”

似曾相识的众生相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医务人
员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里的“陈
丽萱医生的儿子和女儿都同时染
上了甲肝，需要她照料，但她一心
扑在医院里照料病人。 医院工作
人员、归侨方群父亲病危，但她为
了治疗甲肝病人的需要， 没有请
过一天假。父亲逝世的第二天，她
就含着眼泪来院上班了”。

后来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市
10 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 6 万多
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在
防治肝炎期间， 全市共增设
12541 个隔离点和 118104 张床
位，其中卫生系统增设了 243 个
隔离点和 60434 张床位，卫生系
统收治甲肝患者 98591 人， 全市
共设家庭病床 29338 张。

众志成城。 到了 2 月 15 日，
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
现下降的趋势。 到了 2 月 23 日，
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
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
发病人数下降了 80%以上。

危难之中，有人乘机“发国难
财”。 当时，“一些马路投机商，倒
卖兜售来路不明的板蓝根， 以四
五倍的高价，勒索顾客。某些店家
的过氧乙酸消毒剂， 五天涨了五
次价。某乡卫生院和防治院，对于
前往求治的甲肝患者，巧立名目，
乱收费用，否则拒之门外”。

湖北兄弟伸出援手

曾是众人向往的上海，一下

子被人嫌弃了。
“一时间，兄弟省市对上海人

都比较忌讳， 认为上海人就是肝
炎的传播源。 上海生产的食品被
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
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
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
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 迎接他们
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
外，下馆子，服务员连连谢绝；上
海人到北京开会， 会场要给他们
单独划定区域……”

但疫情面前，也显示真情，湖
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

2 月 27 日， 黄石市药材公
司已先后派出 16 辆卡车送来价
值近 200 万元的 9 种治疗甲型
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 第一次
派出的 6 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
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
有两辆不慎倾翻， 但其余车辆
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
到了上海。

小平同志的莫大鼓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同
志连续多年在上海过春节。 1988
年春节期间，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请
示，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是不
是过一阵再去。 邓小平果断说道：

“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
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

得知邓小平要来上海过年，
上海春节联欢会筹备小组严肃
地宣布了一条纪律：演员就在舞
台与后台活动， 不要到台前去，
更不要与场内的领导接触和握
手———这是为了防止甲肝病的
传染。

几天后， 联欢会完美结束。
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
掌，欢送小平同志离开剧场。 原
本没有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安
排，可谁也没有想到，演出结束
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
上走去。 他这样做，出乎演员的
意料，也出乎警卫人员的意料。

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
一一握手，对演员们的辛苦工作
表示慰问。 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
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
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像慈祥
的爷爷一般在小姑娘的脸蛋上
亲吻了一下。 全场顿时响起一片

热烈而响亮的掌声。
那一年， 小平同志已经 84

岁高龄， 他以最温暖的行动，鼓
励着上海人民，坚定了他们战胜
甲肝的决心。

尽管来势汹涌， 但数据显
示， 在这次甲肝暴发流行期间，
上海市直接死于暴发性肝炎的
一共 32 例， 上海的病死率为万
分之一左右， 明显低于往年，也
低于国际上 1%-1‰的病死率。

反思没有停止

《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
刊登署名张小云的文章《记住大
自然的“惩罚”》，在文章中，作者
反思：“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
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
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
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
油条摊，也从不顾忌。 进入公共
厕所也不乏见到大粪四溢、小便
横流的情景。 如果倚在苏州河边
的栏杆上，很快就会发现不加盖
的运粪船正把那些未经处理的
有机肥料运向乡间。 完全不能排
除这种可能性———不久后同样
这些运粪船未经任何消毒处理
就运回一船船的青菜、各种农产
品，当然也有毛蚶，然后卖到各
家各户的饭桌上。 这些没有任何
消毒的运粪船加上当地同样不
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又污
染着沿海滩涂， 包括毛蚶生长
地。 可怜的毛蚶这次大概就这样
作了传染肝炎的媒介的。 时至今
日，怪天怪地都没用了，应该立
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 ”

而始终报道抗击疫情进展
的《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在甲
肝风波过去后，也写了一篇《对
上海食品卫生的思考》。

谢丽娟也在事后思考，“这
场甲肝暴发流行给了我们沉重
的教训，也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宝
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
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
发事件、 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
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
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例如食品卫
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
后建立起来的。会议由分管卫生
和财贸的两名副市长主持，有关
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定
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区县政府
也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又
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区县
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
监督员巡回执法队， 对重点行
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
督执法；此外还修订多个食品卫
生管理规定，使食品卫生工作得
到了有力加强……从整体而言，
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
体系敲响了警钟， 也可以说，全
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
锻炼”。

（据《解放日报》）

■ 沈轶伦


